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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如的基督教信仰 

——重庆历史名人《刘子如自述》文本读解与思考 

赵心宪1 

（巴渝文化·名人研究中心重庆 400067） 

【摘要】发表于 1934年的《刘子如自述》是探询子如先生爱国感情与慈善行状，何以能够整合为“子如精神”

内涵要素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子如先生阐释个人宗教信仰的由来，对基督教义的基本理解，热心慈善事业主要行

状的全面说明。本文以子如先生信奉基督教义，且能超越慈善行状的宗教活动意义，生成自己民族国家意识的爱国

感情的史实，结合子如先生生平史迹的相关资料，学理认识其思想形成过程的精神特质及其价值追求，从而丰富“子

如精神”的内涵解说。 

【关键词】《刘子如自述从基督教义》;民族国家意识;信仰;慈善 

【中图分类号】B9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08)12-O0313-07 

一、问题的提出 

通读已经整理出来的，重庆历史名人刘子如先生的百余万字史料，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他的爱国感情与慈善行状，即“子

如精神”丰富内涵的两个重要侧面。引起笔者特别兴趣的是，这两个方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对立的存在，而是互为表里，相

得益彰。他的爱国感情内涵博大，不仅对有志于民族国家复兴的共产党人给以有力的支持，国家意识凸显;抗战初期，还以 67

岁衰弱之躯，亲率抗战服务团奔赴安徽前线劳军三年，兑现早年上战场抗击外族入侵的宿愿，“代表着中华民族崇高而伟大的奋

斗精神”
[1]
。他的慈善行状从其商业经营的开始就有不间断的捐赠“善举”记录，随其慈善事业的扩展而不断奉献社会;更在其

商业经营一帆风顺的巅峰时期“毁家助善”
[2]
将其资产几乎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晚年不顾身体病弱，关心国是，尽一切可能惠

泽乡梓与下层民众，实在是无愧于时代的楷模。 

在我们看来，发表于 1934 年的《刘子如自述》(下文简称《自述》正是探询子如先生爱国感情与慈善行状何以能够整合为

“子如精神”内涵要素的最重要的文献材料之一。《自述》不到三千字，文字简洁流畅，观点鲜明，激情奔涌，言之谆谆，是子

如先生遗留文字中难得上品，其思想的文化价值，是应该充分估计并清楚认识到的:首先，《自述》是子如先生捐助慈善事业 40

年(1894-1934)一以贯之心路历程的自我事实陈述，言简意赅，佐证子如先生的其他文史资料有很高的信度。其次，《自述》完

全可以认为是子如先生阐释个人宗教信仰的由来，对基督教义的基本理解，热心慈善事业主要行状的全面说明。再次，更重要

的是，《自述》子如先生慈善行状的宗教活动，与自己民族国家意识的爱国感情之间的关系，作了清楚的逻辑表述，其中“用防

外人之文化侵略”的警示，就在今天也没有过时!本文不准备面面俱到全面阐述上文提及的《自述》要点，仅以子如先生信奉基

督教义，且能超越慈善行状的宗教活动意义，生成自己民族国家意识的爱国感情的史实，结合子如先生生平史迹的相关资料，

学理认识其思想形成过程的精神特质及其价值追求，以丰富“子如精神”的内涵解说。思考有待进一步深化，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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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爱慈善”:接受基督教义的个性方式及其信奉的中国化倾向 

《綦江私立青山孤儿院史话》是 1990年代原青山孤儿院部分院生，与子如先生独子刘福祥共同回忆整理的“口述历史”材

料，对子如先生生前的教诲，录有“良言警句”种种试分类例举如下: 

(l关于金钱:不留金钱给儿孙买耻辱。 

(2关于时间:世上最宝贵的是时间，失去一分一秒都不会再来，只有抓住时间，才能多做事。人生最多一百年，床上就要睡

掉几十年。在家里找东西，找来找去也要找掉好多年，为什么不能把自己要用的东西放在顺手边，有固定的位置，漆黑之夜也

能随手拿到要用的东西，不能把时间省下来了吗?你算一算，这省下来的时间，又可以多做好多事。 

(3 关于亲情、人类本性:我们中国有个说法:“子不嫌母丑，狗不怨家贫。”小孩一生下地，不管母亲美与丑，妈妈，妈妈!

亲亲热热的要一直喊到进棺材!这就是人类的本性，可见亲情的伟大。你们看，不管人家怎么穷，哪怕是讨饭，他喂的狗总是脚

跟脚地跟在主人后面，形影不离。人群中有些人就不是这样，他们崇拜金钱、权势，就出现“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

亲”的现象，甚至把年老体弱，已经无力为他服务的父母也要千方百计作为包袱甩掉。席上酒肉朋友，你哥子，我兄弟，你不

吃，我怄气，一转眼，为了一点私利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杀个你死我活，这肯定不是人类的本性。 

(4关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有钱有枪有炮，有的人摇头摆尾地跟在高鼻子、洋大人后乞讨，出卖自己的人格、良心、灵魂，

也出卖民族国家。 

(5关于群体意识:地球上最弱小的动物，可能要数昆虫、蜜蜂与蚂蚁了，它们体小力弱，又没有人类那样发达的头脑。但是，

它们一生下来就懂得团结一致为集体，为此而分工去奋斗。蜜蜂采到了蜜，它自己并不享受多少，都带回巢去大家享受。蚂蚁

也一样，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享受。一遇敌情，群起而攻之;一遇天灾，团结一致。集体负重搬迁，翻山越岭，在所不惜。千万年

来，不管地球上出现多大的灾难，它们这种物种总能存活下来，繁衍至今。我们是“人”是有灵魂的高级动物，良心天平上的

祛码，不应该是自己和金银财宝，时刻都应该为自己的群体着想，离开了自己的群体，一个人在世上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上述五个方面的“良言警句”，除了第四条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内容之外，应该说都是基督教义的现实运用与引申，关于金

钱、时间、亲情、人类本性与群体意识，可以分别在《圣经》文本找到观念征引对应的具体出处。不过，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注

意的，不是《圣经》对应出处的语句原型及其是否“一字不改”合乎原典，而是子如先生引用教义的言说方式，与结合个人生

存体验“证道”的教义阐释的日常生活化特征。13岁时，“仅带五十三文小钱，步行来渝。初学刻字，继营书铺，稍有积蓄，常

入木牌坊伦敦会福音堂，颇受感化，尝以博爱慈善诸教义自勉”《自述》。如此接受基督教义的“洗礼”是与子如先生当时只身

从乡村到城市，举目无亲，流浪漂泊，倍受饥谨折磨命悬一线，挣扎于生死关头几乎困顿无望之时，旋被重庆富成路红庙当家

和尚收养的一段个性化人生经历、生存体验分不开。慈悲为怀红庙当家和尚的义举，让小小年纪的刘子如生存愿望获得满足的

同时懂得了感恩，成为其后入木牌坊伦敦会福音堂，不断接受基督教义感化心灵历程的开始。父亲信佛从来没有给子如先生留

下什么影响，红庙当家和尚的慈悲，也没有让子如先生觉悟而遁入空门。子如先生是在个人灾难经历的现实生活经验基础上，

悟得基督教义“博爱慈善”真义的。“1924 年游历南洋、印度、罗马，考察基督教圣绩;又到巴黎、瑞士、伦敦、加拿大等处演

说，见证七十余次
[3]
的报道，就非常合乎子如先生个性化的信奉基督教义的特点。 

《新新游记》卷三第十章《初赴加拿大》之九，载有子如先生即席演讲的两个题目:“马可福音十四章四节”和“约翰第一

书四章之爱字”这是现今考试命题的所谓“给材料作文”然而却是子如先生特别擅长的证道(见证)内容—— 

马可福音十四章四节“即”“设立主的晚餐”、“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辫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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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约翰第一书四章之爱字”即“神就是爱”有三段: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

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藉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

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神就住在

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作

见证的，凡认那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 

“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林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么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

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么就把惧怕除么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狠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神就是爱”阐释的三段文字，篇幅较长。照录下来，全然不顾“抄书”的批评，是因为《圣经》约翰第一书四章之“爱”

字，作为基督教义阐释的基本话语内容与言说形式，非常具有宣教诱导的亲和特点。这与《圣经》马可福音十四章四节“设立

主的晚餐”所述“食”(吃)的话题一样，都是少年刘子如流浪生活经验中出于生存本能需要的，最刻骨铭心的生存要义。正因

为当年的饥饿情结，子如先生竟养成一辈子不论何时何地，不管什么场合礼节，必须按时就餐的特别习惯，表现出对“食”(吃)

的话题独特的潜意识敏感。研究者指出:“基督教在中国既是观念的存在，也有教堂、教会和传教士，但它更主要的是进入了中

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了流行性的生活方式，满足了人的物质生活愿望和需求。中国人心目中的文化不仅仅是观念性的，也是可

以被生活、被体验、被证明的文化，基督教文化在中国有观念性的基督教，也有生活化的基督教。
[4]
可以说，子如先生接受的基

督教就是融入个人生存体验的“生活化的基督教”。 

唐代景教“元典”才开始汉语对基督教的叙述史的，学者们认为当时主要沿着两条言说途径传达基督教的意义—忠实于基

督教的“原典化”和在既有的佛教思想基础上转述基督教义的“本土化”。前者取文化阐释的普遍性思维方式，回到《圣经》原

典，能否真正实现其目标，只能是一种虔诚的想象;后者从阐释者的理解出蕊遵循文化特殊性的阐释思维方式实现基督教的本土

化。佛教思想式微之后，信徒个人生活化的理解成为基督教“本土化”的重要走向。而对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各教派总称，

作为文化思想的基督教，是以其相似的内涵意义、相同的信仰情感、信仰观念和理想，不是被传教士，而是被信奉者阐释普世

的，这也合乎“有多少基督徒，就必然会有多少种信仰”的传教历史规律。子如先生对于自己作为商人信奉者，而不是基督教

牧师的传教角色定位就是一个实例。①
2
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历史文本与观念的层面，基督教对现

代中国的影响，文化层面的日常生活化可能更丰富更生动。张爱玲就这样说过:“现代中国电影与文学表现肯定的善的时候，这

善永远带有基督教传教士的气氛，可见基督教对于中国生活的影响。模范中国人镇静地微笑着，勇敢地偷快地，穿着两年前的

时装，称太太为师母，女的结绒线，孩子在钢琴上弹奏‘一千零一支最好的歌’。女作家们很快就抓到了礼拜堂晚钟与跪在床前

做祈祷的抒情的美。流行杂志上小说里，常常有个女主角建立孤儿院来纪念她过去的爱人。这些故事该是有兴趣的，因为它们

代表了一般受过教育的妻与母亲的灵的飞翔。”
[5]
，20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和个人际遇，都参与了对基督教的理解，介入了对

基督教的阐释，同时也规范着教义理解的内涵。子如先生的基督教教义理解，正因为与现实生活经历不可分，是中国化的更是

个人性的。 

三、信仰的获取:商业经营终成正果的坎坷经历与新教伦理精神实质的合拍 

                                                        
2 ①刘子如《新新游记》第十章“初赴加拿大”日记之三十一“因余是商人，而非传道者，如此舍己，殊难得也。” 



 

4 

查子如先生履历，1894年 24岁时入基督教。然而入教数年，生意场上并非因此而处处逢源，一帆风顺。个人衣食问题勉强

解决，慈善事业无从说起。《自述》云:初学刻字，继营书铺之后)“旋营卜内门洋破业，开协兴隆启记字号，代苏广杂货生意，

均遭失败。最后因个人信用，承办美商胜家公司缝纫机，全川统销，代办江西全省及湖北之黄石港、黄州、汉口等地之分销，

颇获厚利。”子如先生是 1901年 31岁时主导经营美国胜家公司缝纫机在华营销业务，不是过去雕刻技工的个体工商行为，而是

作为完全拥有自主利益权限的商人经商，生意才开始转而兴隆起来的。从 1894 年到 1901 年的七八年间，子如先生个人创业活

动种种，“均遭失败”的沉重打击，史料证实连续有六次之多! 

1930 年第九期《希望月刊》载有《刘子如先生事略》‘文，对其创业活动“均遭失败”的经过有简略的介绍:“是年春，有

西人周君赴汉，约伊同往，学习印刷工业，寄宿仁济医院之停尸房，忍苦两月，艺术娴熟，返渝与刘楚伯君开印刷馆，随该号

停贸不果，特借银二百两正，托孙牧师购交字炉、交字盒全套。有潘梧岗山长及许见田闻之，聘入商务局附设之某报馆任事。

年薪二百八十两之谱，机器作租，每月五两。刚处半截，报馆奉谕停业。潘山长见刘君才艺双优，特留暂住，开办印局。后因

款项不济，事道中止。乃自设刻字局数年，获利有限。有杨瑞卿君，领隆茂洋行来渝，兼领卜内门洋碱生理及杂货，嘱先生经

理其职，服务三载，不辞劳苦，贸易大有起色。旋因意见不合，辞事另图别业，就协兴隆管理，殊舟沉损失资本柒千余两，经

无数周折，宣布歇业。又被人控告，诬枉丛生，债魔未脱，病魔继起，九死一生，悲恨交加 

如此“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市场经济磨练，非得坚持一种特别的精神状态，否则是硬挺不过来的。就笔者翻阅到的史

料而言，支撑起这七八年间生意场坎坷经历的不屈精神，主要源于子如先生对基督教义的虔诚信仰。1902 年，子如先生商业获

得成功、积累财富的初期，即开始建设他终身为之奉献的社会公益慈善事业，《自述》这样陈述当时的经历与心迹:“乃邀集教

友，发起中华自传教会，觅定小什字玄天宫废址为教堂，加以修葺，子如前后捐款八千七百余元„„并年收佃银，作自养基金。

时光绪二十八九年事也。是为子如捐助金钱，发扬教义之始。”“发扬教义之始”就在于履行虔诚信仰基督教义的博爱慈善义务。

子如先生以个人商业活动的成功事迹印证基督教义，这或许正好从个案的特别角度，说明辜鸿铭对宗教价值及其意义的解释:能

够使普遍大众服从并严格地遵守道德规范，能给人以完全感和永恒感。宗教发生的作用和功能主要是在道德和心灵上的，因对

上帝有了信仰，也就有了心灵的依靠，也相信了神圣的宇宙秩序，有了忠诚和信义，有了安全和永恒感，也有了做人的原则。“宗

教的真正生命所在正是君子之道。反之，对上帝的信仰，以及宗教所规定的各种道德法则都只是宗教的外在形式。
[6]
 

子如先生何以能够通过个人商业活动的成功事迹，印证基督教义呢? 

从事经营美国胜家公司缝纫机在华营销业务，子如先生的社会身份是经商的民族资本家，但他对此自觉的社会角色定位只

有两个字:商人。这是与子如先生日常生活的事情息息相关的最实在的认识，也是他最切近的自我人生经验。他没有认为自己是

资本家而与其他教友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也没有因为信仰虔诚而自认为具有了牧师职业的资格。子如先生只认为自己是在以商

人的工作证实基督教义，金钱财产的获取只是履行基督教义的过程而已。而且，从事商业经营工作的选择得以彻底改变个人财

富能力的机遇把握，关键在于自己的信用，这也是与子如先生的独特生意人经历才有的实际判断和坚定不移的信念。子如先生

开始经营美国胜家公司缝纫机的业务，是与其他生意业务混在一起的，小本生意的经验意识因循依旧，并且竟然被合伙人无端

诬告，然而因此而出现其人生事业的根本转机: 

后与王静轩君夥卖洋碱生理，又领胜家缝纫机批发店，设地点于新丰街。实有奸人运动西人，厉刘君要押金，且愿自出押

金五千元，减少月薪。王君乘机排斥下黔，因见先生事业顺遂，所入颇丰故也。刘君只得电上海胜家公司，特派代表顾君来川，

调查一切。知先生诚实可靠，仍任为经理，征押金二千元，立公司于白象街，又买古佛寺产业，足容二百余人，开办缝纫公司，

成绩昭著。后移公司于状元桥，由是生意发达„„《刘子如先生事略》 

《刘子如先生事略》是这样结尾的:“磋乎，刘君特一贫窭之人耳，由信仰而获主恩，以前得资财，璧献上主。五十三文小

钱之刘君，今全球知名，吾辈信徒，闻风亦当兴起矣。”由信用而获信仰，“由信仰而获主恩”《自述》因此将个人“信用”作为

自己商人身份最重要的品质而“记录在案”是有特别的宗教意义的。这个宗教意义就是“通过个人商业活动的成功事迹印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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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义”。将《自述》与马克斯.韦伯的著作比较阅读，会有更实际的认识，那就是—子如先生的慈善行状，具有鲜明的“新教”

教徒信奉基督教的精神特点。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第二章，摘录了美国早期政治家、科学家、作家本杰

明。富兰克林的几段话，第一段话论述时间、信用与金钱的关系以及金钱的“繁衍性”: 

切记，时间就是金钱。假如一个人凭自己的劳动代及能挣十先令，那么，如果他这天外出或闲坐半凡即使这其间只花了六

便士，也不能认为这就是他全部的耗费;他其实花掉了、或应说是白扔了另外五币洗令。”“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如果有人把钱借

给我，到期之后又不取回，那么，他就是才巴利息给了我。或者说是把我在这段时间里可用这笔钱获得的利息给了我。假如一

书人信用好，借货得多并善于利用这些钱，那么他就会由此得来相当数目的钱。”“切记，金钱具有繁衍性。金钱可以生金钱，

李生的金钱又可再生，如此生生不已.„
[7]
p34 

马克斯.韦伯分析说，本杰明.富兰克林上述的话，能成为具有公认信誉的诚实人的理想，而且成为一种观念:即认为个人有

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并且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显然本杰明。富兰克林所宣扬的不单是商人发迹的方法，而是一种“奇

特的伦理”。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而不是愚蠢的表现。“它不仅仅是从商的精明眯青明是世间在普遍不过的事)，它是

一种精神气质。”[7]p36这种精神气质渗透到商业等经济活动中去，推动获得理想的经济效益。推动这一变化的人通常并不是那

些胆大妄为、肆无忌惮的投机商，也不是经济发展史各个阶段可以见到的冒险家，更不是金融大亨们，“恰恰相反，他们是在冷

酷无情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既精打细算又敢想敢为。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人都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

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中”
[8]
p50，体现新教伦理精神的“理想类型”特点。子如先生社会职业“商人”的自我认定，是在承担美

国胜家公司在华缝纫机推销业务，成功开拓市场获得丰厚利润之后;简言之，子如先生的商人身份，是在他成为一位信誉卓著的

商人，能够“证道”时才有的自我社会角色意识。马克斯。韦伯说，“在德语的 Beruf（职业、天职)一词中，以及或许更明确地

在英语的 Calling（职业、神召)一词中，至少有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这一点不会被人误解。越是在具体情况下强

调这个词，这一概念越是明确。而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个词在文明语言中的历史，那就会发现，无论是在以信仰天主教为主的

诸民族的语言中，还是在古代民族的语言中，都没有任何表示与我们所知‘职业’就其是一种终生的任务，一种确定的工作领

域这种意义而言湘似的概念的词，而在所有信奉新教的主要民族中，这个词却一直沿用至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它并非

源于有关语言的伦理特点，例如，这个词并不是什么德意志精神的产物，相反，它现在的意思来自《圣经》的译文，它体现的

不是《圣经》原文，而是译者自己的精神。”
[7]
p58 马克斯.韦伯进一步强调说:“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

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正是这一点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的思想。这

样，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

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
[7]
p59 在“因个人信用，承办美商胜家公司缝纫机”“颇

获厚利”之时，《自述》说:“当时因生活甚低，曾对上帝发誓，愿将所有财产，捐助慈善事业，只留二百金养老。盖圣经有云，

生命万物乃上天之赐，享用有余，应还于上天也，此后对于基督教义，信奉愈笃„„”。我们或者可以这样演绎马克斯。韦伯上

述的话:子如先生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后，对其职业宗教意义的领悟“来自《圣经》的译文，它体现的不是《圣经》原文”而是

子如先生自己在商业市场坚苦卓绝，拼搏奋斗而不断成功，个人切实体验的信仰基督教义的“精神”。 

四、信仰超越: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过程及其当下文化价值意义 

子如先生 1902 年“捐助金钱，发扬教义之始”很快成为西南巨商、社会贤达、著名慈善家，历经三十余年后的 1934 年发

表《自述》事实力陈“发扬教义”的真实想法和实际作为，所述内容及话语方式，与先生当时的社会知名度及其社会声望明显

存在抵悟。《自述》鲜明表达的子如先生的民族国家意识值得认真探讨。 

查阅 20 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反基督教的思潮从来没有中断过从民国初年，20 年代到 30 年代似乎越来越强劲，

反基督教被看成反帝国主义，基督教与帝国主义被等同化，反对者看到的是基督教的世俗性层面，即教会殖民性和教徒“吃教”

“傍教”等权利性和虚伪性。与民国初年理论层面对基督教的冲击不同，1920年代的非宗教运动和 1930年代的民族苦难，都加

深了基督教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然而基督教在现代中国虽然不断面临社会和个人的思想挑战，以及连续不断的内乱外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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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但已没有哪一个强势话语能够对基督教进行完全的否定和排斥，于是它也就有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和心理空间，不过

它仅属于中国思想界的边缘话语，以“民间的和个人的思想”
[4]
p14 存在影响。《自述》陈述的写作动机，就在于呼吁自养教会

公正认识、凛然应对内外两方面的舆论夹击，一是教友内部基督教青年会诸人“恶子如捐款为朦捐，公然提起诉讼，发为传单，

意在破坏个人名誉与信仰”的劣迹;二是当是时“非基督高潮弥漫全国声中，破坏教友之名誉信用者”造成社会舆论无端压力的

种种现象。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自述》对国家前途，抵御外来“文化侵略”前景的忧虑，超过了子如先生为自己的名誉、

信仰正名的写作初衷: 

子如一人之财产名誉不是惜，将来谁敢毁家助善，热心社会事业乎?国难方殷，匪祸益炽，世道衰微，人心日险，社会已呈

崩溃之势，挽救之责，端赖仁人，策励进行。不图索称社会领袖人物，昧于私见，竟亡公心，不惜德以报怨，希图中伤，破坏

私人之名誉事小，破坏公共团体之名誉事大„„基督教义，流传中国，对于社会人心，大有补益，我辈自创教会，用防外人之

文化侵略，方庆各项事业，渐臻发荣，未得落后于西人之教会者，诚幸事矣。 

这与《自述》开篇陈述“发扬教义之始”的第一段话，对信奉基督教义，经商获利之后发起慈善事业，创建自传教会表述

的观念是一致的:“此后对于基督教义，信奉益笃，惟感外人传教，因言语文字风俗等之不同，颇难普及，并恐外人乘机窥视内

情，不利国家，应由华人自传。乃邀集教友，发起中华自传教会” 

子如先生对个人鲜明的民族国家意识从不掩饰，甚至直接面对外国宗教文化界友人的时候亦如此。《綦江私立青山孤儿院史

话》这样记载道，1925年子如先生“将企业 14万 9千多银元捐赠给亲自创办的孤儿院、青年会、自养美道会，提倡独立自主，

不受制于外人。由加拿大籍牧师文幼章博士的来信最足以说明这点。他说:‘子如先生办事自以为是德度)傲慢，我至今仍感不

快。自己创办的事业，不容旁人插手，特别不许外国人插手’。”综观子如先生民族国家意识的发展，三阶段的嬗变过程轨迹是

可以清楚发现的 

一份 1894年入教之后到民国初年(1914)，对帝国主义“外族”在中国的侵略行经非常反感，特别是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的

“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子如先生一时义愤填膺，发誓“哪年打日本，就去参加”!应该说，子如先生这个阶段的民族国家意

识还在非常朴素的情感层面，仅仅属于没有理性认识支撑的自发表现。 

1924 年环球考察，不是在国内单一面对“外族”欺负的国家政治想象，而是宗教界人士协调下“国与国的关系”中现场体

验，因为基督教义的认同感，民族国家意识一度退入隐性状态，《新新游记》卷三第十章“初赴加拿大’旧记之十七就有这样的

文字:“余囊者与友人谈话，亦致疑西人来华传教，无非彼国之侦探者。既到欧美各国，始知向疑之非。例如轮船、火车、工厂、

关卡、大小商店，凡云及是信基督者，分外亲爱，同心合意，如同一家之人，临别时，依依不舍，甚至泣下沾襟。对于中国布

道捐尤为尽力，不特一己衣食上之节省，虽小孩食糖费亦必省下数分，捐入国外布道会，甘心为之，并不出于强迫也。○2
3
 

1920年代末到 1930年代初，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向弱小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子如先生身为商人，国内民族经济的困境应该是

有清醒的认识的。1934 年的《自述》强调个人荣辱在其次、国家至上的观念，分明让我们感受到了子如先生如火的爱国热诚。

1937 年抗战爆发民族危亡之际，67岁的子如先生在重庆以自己的声望“毁家”抗战，组建战地服务团，不畏日寇强敌，亲自率

团奔赴安徽前线三年，其民族国家意识得到最直接的表现。子如先生信奉基督教义，且能超越慈善行状的宗教活动意义，生成

自己民族国家意识的爱国感情，这其中的道理怎样解释，对于当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何启示意义呢? 

《自述》强调个人的信仰不容破坏，事实上子如先生入教之后终身自觉维护基督教义的神圣性，对其实在性从未产生过怀

疑，而且处处以此作为一种精神姿态左右自己的全部社会行为。基督教义给了子如先生自我超越的信心和精神力量。宗教的本

质就是人的一种自我超越。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说:宗教是一种起源于对人的有限性克服和超越的，领悟无限的

                                                        
3②又如，刘子如《新新游记》第十二章“再赴加拿大”日记之四“诸君有疑彼辈传教士含有本国政治意味而来乎，实厚诬之甚

也。”这种说法，也有针对当时(20 年代)中国大陆非基督教思潮种种议论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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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才能，“宗教是一种内心的本能，或气质，它独立地、不借助感觉或理性，能使人们领悟在不同名称和各种伪装下的无限。

没有这种才能，也就没有宗教，甚至连最低级的偶像崇拜和物神也没有。只要我们倾听，就可以在所有宗教中听到这种精神的

呻吟，这是一种渴望，力图要认识那不可认识的，说出那说不出的，渴望得到神和上帝的爱。”子如先生正是早年在渝城艰苦创

业，渴望爱而在《圣经》教义宣谕中得到一种“实在性”的精神体验的时候，才毅然抛弃父亲的佛教偶像崇拜经验，○3
4
领悟到

基督教义的自我超越信仰本质的。子如先生把这段精神历程解释为个人的天分。 

黑格尔认为，人性结构角度看，人的终极关怀的实现并不能在人的世界之外实现，只有通过劳动在自身的内在性中实现。

他说:“人，如果独立自主地来考虑，是有限的，但他在自己本身中却又同时是上帝的肖像和无限性的源泉;他是他自己本身的

目的，他在他自己本身中有无限的价值，他有达到永恒性的使命。因此他自己的故园是在一个超感官的世界中，在一个无限的

内在性中，而这个内在性，他只有通过与自然的定在和意志相分离才能获得，只有靠他自身之内通过劳动打破这种自然的定在

和意志才能获得。”
[8]
，在我们看来，子如先生通过商人职业的有效劳动，“在自身的内在性”中实现对基督教义博爱慈善的证道

的。换言之，子如先生信奉基督教义之后，历经磨难，终以个人信用把握机遇，获得商业成功，亲历他所认定的“上帝的爱”

才真正进入基督教信仰本质的深度体验的。这样，因为基督教义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人证道经历，子如先生有了个人根植于现实

的终极关怀实现形式。最有说服力的事实证据，就是 1925年，环球考察之后的第二年，子如先生 55岁时的“毁家”助善之举。

这个行动的宗教文化意义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子如先生对自身当下存在状态的一种实际超越，表现出非物质享受的纯粹精神性

需要的力度。其次，体现子如先生对基督教“彼岸性”的渴望，真正超越过去的自我。第三，表明子如先生进入到他希望的一

种人生状态:设定出人生中最高的价值目标和人生最后的价值意义，并形成贯穿自己整个人生过程的精神信仰，朝着这个既定目

标劳作不止，既是具体的人生状态，也体现人生的一切意义。因此，《自述》以这样一句话结尾:“今后当侧重于全川孤儿院事

业之推广，有一份能力，则尽一分责任，毁誉当无所计也。” 

当代学者陈晏清先生，对人的现实存在方式有一个特别形象的解释:“人是这样一种存在物，他生存于‘天’、‘地’之间，

向‘下’看，是人所源出的‘大地’即自然世界;向‘上’看，是人类所向往的‘天’即理想世界。人类世界则是存在于这‘天’、

‘地’之间。‘立地顶天’而‘与天地参’”
[9]
“立地”与“顶天’，的存在形态，就是人的终极关怀的本原性结构形式。“立地”

需要理性，“顶天”需要信仰。终极关怀能否实现的主要矛盾，在于如何处理好个人理性与信仰的辩证关系:信仰建立在现实理

性的坚实基础上，还是悬吊在非理性想象的半天空随处游荡?子如先生“毁家”助善之后的晚年时期，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

一个堂堂正正的信仰基督教义的人“立地”所需要的理性○4
5
。，从而达成其宗教信仰的超越表现:衰年不衰而有不断投资创业的

勇气与实践，为博爱慈善事业寻求可靠的经济来源;更重要的是对早年民族国家意识的重建和强化，古稀之年“毁家”抗战。《自

述》留下了子如先生上述重要的生平思想线索，因此弥足珍贵。相信随着相关史料的深度发掘，《自述》的价值会得到进一步彰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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